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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于亚娟 ，田志馥
（内蒙古财经大学 旅游学院，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７０）

摘要：南宋福建庙学分布非常广泛，不仅沿海平原，而且汀州、漳州的山区也遍及庙学。依据庙学分布情况，可

将福建分为庙学发达区、一般区及落后区。从空间分布角度观之，南宋福建庙学呈现出不规则架构、主要分布于自

然流域及河谷地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区域性、人口数量及地域开发等

因素影响着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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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学是孔庙与学校合而为一的建筑，孔庙承担祭祀
职能，学校承担教学职能。关于宋代福建庙学，学界已

有一定研究，如周愚文［１］、刘海峰［２］、黄新宪［３］等从教育

史视角对此深入探讨。目前为止，尚未见从历史地理学

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南宋福建庙学发展一度掀起高

潮，倘若从空间分布角度开展研究，显然有助于全面勾

勒福建庙学发展及分布图景。本研究正是立足于此，探

讨南宋福建庙学的地域扩展态势、空间分布特征、主要

影响因素，以期丰富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拓展福建地

域文化研究视角。

１　南宋福建庙学地域扩展态势
南宋福建庙学发展大致经历前后两个时期（图１）。
图１显示，南宋前期福建共有庙学５２所，其中，宁

化、德化、莲城、长汀、邵武、兴化、长泰、晋江、莆田、政和

庙学是这一时期所建。这表明南宋前期汀江流域和九

龙江流域庙学得到进一步开发，尤以汀州为甚；晋江流

域和木兰溪流域的庙学分布不仅紧凑，而且深入到内陆

山区———德化、兴化；漳州和邵武军各增加１所庙学，与
其时整体区域开发相呼应。

南宋后期福建共有庙学５７所，其中，武平、上杭、泰
宁、福安、剑浦庙学为这一时期新建。这表明，南宋后期

福建庙学空间分布更为均衡：汀州新增２所庙学，缩小
了与福州、泉州等地的差距；闽北地区也不甘示弱，新增

泰宁、剑浦庙学；福安庙学的设置使得闽东地区的庙学

由沿海平原延伸至内陆山区。福建县级庙学覆盖率至

此高达１００％。依据图１可以绘制出南宋福建新建庙学
一览表（表１）。

图１　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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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南宋福建新建庙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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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福州 泉州 兴化军 南剑州 汀州 邵武军 漳州 建宁府

数量／所 １ ２ ２ １ ５ ２ １ １
占比／％ ６．７１３．３ １３．３ ６．７ ３３．３ １３．３ ６．７ ６．７

综合图１和表１，可以勾勒出南宋福建庙学的地域
扩展态势，并且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并未对福建庙学发展产生

根本性的破坏，福建庙学持续发展。从行政区划看，各

地均有庙学始建，所占比重从６．７％ ～３３．３％不等。从
自然流域看，闽江流域、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九龙江

流域及汀州流域均新建庙学，而且，庙学分布逐渐向内

陆延伸。

第二，汀州变化非常显著，新增５所庙学，所占新建
庙学比重高达３３．３％，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考虑到南
宋汀州辖６县，足可以看出汀州庙学发展速度之迅猛。
而且，始建庙学散布汀州南北，空间分布也较为合理。

第三，在西部山区庙学发展的同时，东部沿海庙学

并未停滞不前。福安庙学的设置就是明证。再如，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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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达的兴化军在高宗朝时新建了莆田、兴化庙学。

所以，在看到庙学分布差异缩小的同时，仍然不能忽视

地域差异性的存在。

２　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
　　如上述所，南宋福建庙学持续发展，但是地域差异
性仍然存在。本研究拟以南宋后期庙学发展情形作为

南宋福建庙学发展的代表，据此绘制表２，分析南宋福建
庙学空间分布差异性及由此造成的区域梯度差异。

表２　南宋福建庙学分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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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县

政区

庙学数

量／所
人口数

／万户
地域面

积／ｋｍ２
庙学人口比／
（所·万户 －１）

庙学地理密度／
（所·万ｋｍ－２）

福州 １４ ３３．４２４０ ２４１０８ ０．４１９ ５．８０７
泉州 ８ ２５．５７５８ １２９３６ ０．３１３ ６．１８４
漳州 ５ １１．２０１４ １８６２０ ０．４４６ ２．６８５
汀州 ７ １５．０３３１ １９４０４ ０．４６６ ３．６０８
建宁府 ８ １９．７１３７ １９０１２ ０．４０６ ４．２０８
南剑州 ６ １５．７０８９ １８８１６ ０．３８２ ３．１８９
邵武军 ５ ２１．２９５１ ８４２８ ０．２３５ ５．９３３
兴化军 ４ ６．４８８７ ４５０８ ０．６１６ ８．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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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人口数据的采用。南宋政府苟且东南，无力进
行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所以，史籍中有关人口的统计显

得不够科学，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均衡，而且错漏不少。

吴松弟认为，《宋会要辑稿》所载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
年）的数据可以做到大致可靠。《文献通考》所载嘉定十

六年（１２２３年）户数最为完整，而且，马端临是宋元之际
人，能够看到南宋后期的各种户口数，因此，这一数据相

对可信［４］。遗憾的是，这两种史籍均没有统县政区的户

口数，成书于明代的《八闽通志》则有。对比这３种史籍
的数据，发现《八闽通志》的总户口数是１４５．８６９６万户，
居于《宋会要辑稿》［５］（１３９．０５６６万户）和《文献通
考》［６］（１５９．９２１４万户）之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
且，《福建通史》第三卷关于南宋人口数也是采用这一数

据［７］。因此，本研究人口数据以《八闽通志》为准。

２．１．２　地域面积的计算。南宋福建各统县政区的区域
面积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

金时期》南宋福建地图为基础，运用网格求积法而得。

所谓网格求积法，即采用透明方格网纸覆盖在测量地图

上，先计算出图形内完整方格数，然后，将不够整格的部

分用目估方法折合成整格数，两者相加乘以每格所代表

的面积，即得到地图面积。然后，根据地图比例尺进行

换算。通过这种方法得知南宋福建所辖面积共１２５８３２
ｋｍ２，与《宋代户口》所载福建面积１２７３２６．０９ｋｍ２［８］相
差无几。另外，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福建行政区的变迁

相对稳定，宋代福建区范围与今福建全省相当［４］。今福

建所辖面积累加是１２２６０１ｋｍ２［９］，这与网格求积法所得
结果也大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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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分析。庙学设置的前提是县级政区的建置，福
建县级庙学的设置具有及时性［１０］，即新县设置不久就始

建了庙学。统县政区的庙学数量与其所辖县数量直接

相关。一般来说，一个县仅有一所县级庙学。因此，单

纯对比统县政区的庙学数量对于研究其地域差异是毫

无意义的，必须引入庙学人口比、庙学地理密度指标。

庙学人口比指庙学数量与统县政区人口之比，反映

了每万户人口拥有庙学的数量。庙学设置与人口数量

直接相关，一定程度上讲，二者似乎呈现出正相关的现

象［１１］。通过比较统县政区庙学人口比，可以反映统县政

区的庙学空间分布情形。

庙学地理密度指庙学数量与统县政区地域面积之

比，反映每万平方公里所建庙学的数量。县级政权的设

置与其辖地面积有直接关系，因此，庙学设置也与地域

面积密不可分。通过对庙学地理密度比较分析，可以有

效判断庙学的地域分布情形。

本研究拟通过庙学人口比、庙学地理密度构建庙学

地域分布指标体系，分析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格

局。具体做法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分别将上述指标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减，所

得值平均分为四等份，据此，将南宋福建统县政区分为

四类：依据庙学人口比划分，第一类（０．２３５～０．３３０）包
括泉州、邵武军；第二类（０．３３０～０．４２６）包括福州、建宁
府、南剑州；第三类（０．４２６～０．５２１）包括漳州、汀州；第
四类（０．５２１～０．６１６）包括兴化军。依据庙学地理密度
划分，第一类（２．６８５～４．２３２）包括漳州、汀州、南剑州、
建宁府；第二类（４．２３２～５．７７９），无此类统县政区；第三
类（５．７７９～７．３２６）包括邵武军、泉州、福州；第四类
（７．３２６～８．８７４）包括兴化军。

第二步，将上述４类统县政区分别计１分、２分、３
分、４分，然后将各统县政区所得分相加，计算总分，如表
３所示。

表３　南宋福建统县政区庙学分布参数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Ｔｅｍｐ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Ｆｕｊｉａｎ

统县

政区

庙学人口比 庙学地理密度

类别 得分 类别 得分
总分

福州 第二类 ２ 第三类 ３ ５
泉州 第一类 １ 第三类 ３ ４
漳州 第三类 ３ 第一类 １ ４
汀州 第三类 ３ 第一类 １ ４
建宁府 第二类 ２ 第一类 １ ３
南剑州 第二类 ２ 第一类 １ ３
邵武军 第一类 １ 第三类 ３ ４
兴化军 第四类 ４ 第四类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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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结果。据表３可将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分布区域
分为３个等级：总分介于５～８为第一等级，即庙学发达
区；总分为４为第二等级，即庙学一般区；总分为３为第
三等级，即庙学落后区。可见，南宋福建庙学发达区包

括福州、兴化；庙学一般区包括泉州、漳州、汀州、邵武

军；庙学落后区包括建宁府、南剑州。

３　南宋福建庙学空间分布特征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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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区域不同，自然流域有一个容易划分的边

界。而且，“水体提供了地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

……流域系统地安排了资源（诸如土壤与植被）模

式”［１２］，所以，流域划分原则在区域地理学中被视为重要

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应于历史地理学。

“福建内部的自然区划以纵贯南北的鹫峰山—戴云

山—博平岭为中轴线形成沿海与内陆两大亚区”［１３］，与

几大河流相互交错，形成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木兰

溪等流域。从这一角度观察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

特征可以发现，各流域遍及庙学。

最显著的变化在汀江流域。北宋时上四州①一部分

庙学沿闽北南浦溪、建溪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止于

南剑州沙县，汀州流域县级庙学仅有一所；经过南宋经

略，汀江流域庙学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宁化、莲城、长汀、

武平、上杭、泰宁相继建学，改变了闽西庙学稀疏的格

局。这说明汀江流域庙学普及速度惊人，与南宋时人口

增长速度几乎类似。

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庙学发展也引人注目。长

泰、晋江、德化等地庙学的建置，使闽南庙学发展进一步

均衡化，而且也深入到内陆区域。闽东南沿海的庙学空

间分布更趋广泛。

其他诸如木兰溪、邵武溪、长溪等流域分别建置莆

田、邵武、福安等庙学。这些庙学与前述庙学共同改变

了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上看，南宋福建

庙学空间布局呈不规则架构。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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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可以看出，尽管庙学广泛分布于八闽境内，
但是附着流域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庙学的官方性格

决定了庙学的兴建与行政区划的调整紧密相关，庙学的

设置既是地域开发的结果，也是行政单位设置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讲，庙学的地域分布就是行政区划特别是县

级行政区划地域分布的反映。

宋代福建县级行政区划主要集中于自然流域以及

河谷盆地。这与移民路线、地域开发难易程度不无关

联。自然流域及其构成的河谷盆地便于灌溉，土壤肥沃

易于垦殖，“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垦山垄为田，

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１４］。与之相比，闭

塞的山区以及较偏远的沿海地区难于开发，析置县级政

区的动力不足。如归化、寿宁、永定、永安、大田、宁洋、

漳平、平和、招安、海澄等设置于明代。至清，复升龙岩、

永春二县为州，福宁州为府，又置云霄厅和福鼎、屏南二

县。这些新设政区几乎全在闭塞的山区和较偏远的沿

海地带［１５］。如此，宋代庙学总体上分布于流域及其构成

的河谷盆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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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学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明显，大体上构成３个梯
度区域。

第一梯度包括福州和兴化军。南宋时福州仍然是

第一梯度的组成部分，延续了庙学发展核心区的地位。

兴化军“自常衮入闽之后，延礼英俊，儒风大振。有齐鲁

遗风……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１６］，及南宋时庙学持

续，跃居为第一梯度之列。

第二梯度包括泉州、漳州、汀州和邵武军。南宋时

汀州和邵武军庙学发展很快，从空间分布看，两地庙学

覆盖率显著提高。随着移民渐入闽南地区，南宋时漳州

开发力度加大，庙学随之发展。泉州庙学变化令人感到

意外，南宋泉州非常发达，泉州港据其时三路市舶之一，

但其庙学发展水平却居于第二梯度，原因或许在于泉州

人口激增而导致庙学人口比下降。

第三梯度包括建宁府和南剑州。这两个地区北宋

时庙学处于相对发达区，南宋时却降至第三梯度，原因

大致有几个方面：其一，这两个地区是福建开发较早的

地方，其庙学发展在北宋时即达到一定程度，发展余地

不足，以致南宋被其他地区赶超；其二，南北宋之交，大

量北人南迁。由于沿海、沿江一带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

区域人口逐渐膨胀，后迁入移民不得不向闽西、闽北拓

展［１７］。庙学人口比因之而下降；其三，南宋闽北多次都

受到战乱冲击，“比年建、剑、临汀、邵武四郡，为群凶焚

劫，荡尽无孑遗存”［１８］。这势必影响教育的正常发展。

４　南宋福建庙学时空差异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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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的生成、发展都无法脱离地理环境，并无

可回避地受其制约。福建庙学亦然，这主要从地理交通

区位、内陆山地与沿海平原迥异两个方面来体现。

在今天看来，闽北山区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东南平原

地带，但是，宋代闽北却是福建交通发达之地区。据研

究，当时共有３条陆路与外界相通：一是杉关路，从邵武
出杉关入江西，地势平坦；二是分水关路，由崇安至江西

铅山界，为闽赣孔道；三是仙霞岭，由浦城北上，路线最

短［１９］。便利的交通条件使闽北人员特别是文人仕子往

来频繁，或多或少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南宋建宁府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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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代福建大体上以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为界分为闽西

北山区和闽东南沿海两大地理区域，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位

于山区，习惯上称之为“上四州”；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位于沿海，

习惯上称之为“下四州”。



为第三等级，要辩证来看，一方面是其北宋发展迅速，基

本涵盖所有区域，发展空间不足，这本身说明了北宋时

建州庙学发展之出色；另一方面是南宋时地域开发已经

深入到闽西、闽南山区，闽北失去了之前的地理区位优

势，以致不进则退、后来者居上。

反观下四州，负山滨海为其主要地理特征。所负之

山多是丘陵也有高峻之山岳，这就孕育了丰富的河流。

闽江、木兰溪、晋江、九龙江横贯下四州，形成冲积平原。

这意味着两个意义：一方面，平原土壤粗松肥沃适宜耕

作。“海退泥淤沙塞，瘠卤可变膏腴之类”［２０］，冲积而成

的土壤利于农作物生长，必然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进而吸引并供养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因势利用充沛水

力资源，修建水利工程。美国学者德怀特·希尔德·帕

金斯根据同治版《福建通志》第３３—３７卷统计了宋代福
建兴修的水利工程，表明当时水利工程多达３２４处，其
中，２４１处集中于东南部沿海平原［２１］。这些水利工程中

不乏成效显著的，如长溪营田陂、福清苏溪陂、龙溪广济

陂、晋江六里陂、莆田木兰陂等。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为

沿海平原人口增长提供物质基础。这两个方面毫无疑

问都加强了东南部沿海平原的经济实力，加上精耕细

作，南宋滨海狭长的平原地带成为福建经济发达区域。

其庙学分布也因之处于全路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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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境内山峦叠嶂，河流蔓延，丘陵与河流交割，将

福建分为若干个小经济区。不同的地域其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从农业经济来看，福建耕地不足，南宋时粮食

供应不容乐观。“本路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

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２２］，反映了其时福建农业

不发达境况。具体到各地情形却各不相同，大致分为三

类：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为第一类，因山间盆地垦殖

系数高，山地丘陵多开荒种粮。这类地区粮食自给有

余，种茶、林木等农副业在农业结构中占有一定比重；福

州、泉州、兴化军为第二类，平原地区利于农业生产，粮

食产量高，但是人口稠密使得人地矛盾特别突出，往往

需要从外地调入粮食以供应所需。这类地区的的农业

经济除了粮食生产外还发展果木栽培、水产养殖，农业

经济发达；漳州、汀州为第三类，地域开发不足，农户基

本处于普遍贫穷状态。这类地区农业结构单一，粮食勉

强自给。这三类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直

接影响各地办学的能力。因为宋代地方庙学的经费主

要来自于学田，而不是由中央政府负担。各地经济条件

不同自然会影响拨给学田的能力，进而影响庙学的发展

及时空分布。

从商贸经济来看，农业生产条件不佳倒逼福建商贸

业的兴起。关于宋代福建商品生产、商业贸易等内容，

吴松弟［２３］、彭友良［２４］已有相关研究。本研究拟另辟路

径，即通过墟市分布来衡量其商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墟市是农村定期进行实物交换的场所［２５］。墟市的

空间分布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区域商业差异。根据《宋代

草市镇研究》［２６］及《八闽通志》［２７］绘制出南宋福建墟市

的分布情形（图２）。

图２　南宋福建墟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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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可知，汀州墟市数量最多，这正说明了南宋
汀州庙学发展迅速。因为墟市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一些

水陆交通要道的墟市将会有更多人口定居，逐渐发展为

新的市镇，甚至发展为新的县。“南宋时期，由堡升县仅

莲城堡一个，因为莲城的商业墟市贸易相当繁荣，是闽

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流中心”［２８］。新县的设置必然

会促进庙学的兴建。汀州处于闽、粤、赣交通要道，水路

通过汀江可通航梅县、潮州，至汕头入海，陆路直通赣

南、虔州等地。其商贸易勃兴促进地域开发，进而增设

新县，因此，南宋汀州庙学的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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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庙学分布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如周愚文所

言：“州县学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东南

地区），正好也是宋代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因此，在未找

到确切证据否定两者间不具有任何关系存在之前，对于

人口因素可能存在的影响，实不宜忽视”［１］。上述论断

不无道理。福建长期地广人稀。唐代天宝年间，全省境

内人口仅９０６８６户［２９］。唐以来随着移民渐入，人口剧

增。移民路线分水、陆两路。水路主要目的地是福州和

泉州，陆路以闽赣、闽浙交界地为通道，目的地主要是建

州、邵武［３０］。因此，唐末宋初，福州、建州是福建最为发

达的地区，其庙学的空间分布实际上就是这一发达景象

的教育表征。

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南北宋之交的战

乱，入闽移民持续不断。大量移民对福建社会经济面貌

产生了重要影响。福州成为“东南一都会”［３１］，泉州“城

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３２］。偏远山区人口数量

也有了很大增长。南宋时福建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地

矛盾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移民首先进入的闽北山间

盆地、闽东南沿海平原。“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地

无地力”［３３］。作为一种自发的调节方案，汀州、漳州等山

区成为新移民的目的地。移民的自发调节有利于人口

的合理配置。一般来说，自然条件好、经济开发早的地

区人口相对稠密，人口增长率也较为稳定。但随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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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土地开发相对滞后，人均耕地必然减少。人地矛

盾因之出现。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会自觉迁往地多人

少的地方，新的移民也顺应此潮流，流向开发程度较低

的地区。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分布更为均衡、合理。

入闽移民的路线及各地人口数量的变化本身是地

域开发进程的表现。福建地域开发大致呈现闽北→闽
东→闽南→闽西的过程。福建比较规模大的开发是在
东汉末、三国时期，其时一部分汉族移民带着中原的生

产工具和技术从闽江上游入闽，闽北山区成为第一个开

发地区。闽东、闽南开发迟于闽北，但发展迅速。闽东

福州处于闽江出海口，因之孙吴为发展水军而格外重视

对其经营。闽南开发比闽江流域更晚，但随着水利工程

的兴建及航海活动的开展，很快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经济

区。美国学者贾志扬论述到：“在晚唐及随后的闽王国

时期（８７９—９７８年），它受益于持续的外来移民，成为重
要的农业区，而且由于泉州而作为主要对外贸易中心脱

颖而出”［３４］。到宋元二年（１０８７年），泉州增置市舶。
泉州在全国商业城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开封、杭州［３５］。

闽西是开发最迟的地区。北宋时，虽然州治所在地的文

化层次不低，但总体上的开发程度远低于其他六州。至

宋室南渡尤其是蒙古铁蹄触及四川，才有大量移民进入

该地。以长汀为例，太平兴国初人口密度仅 １．４户／
ｋｍ２，南宋由于移民迁入，人口增加很多，仅隆兴二年
（１１６４年）的户数便比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年）增加
１１４．２％［４］。不过，南宋时汀州、漳州地域开发力度较大

也仅是针对北宋而言，事实上，这二地还有很多未开发

的空地。“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寄之扰，象

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３６］。“山中美果自

熟，不知名数”［３７］。

地域开发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行政建置。行政政

区的设置有经济、政治、军事、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但人口始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绝不能仅仅依靠

本地原有人口的自然增殖”［３８］。对于宋代福建地域开发

而言，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宋代福建共增设１０个
县，其中，怀安、福安、惠安属于沿海地区，崇安、政和、光

泽、上杭、武平、清流、莲城均属闽北、闽西山区［１７］。人口

数量的变化及县级政区的增设必然引起庙学的设置，因

此，南宋时汀州庙学的空间分布变化最为显著。

５　结论
　　从动态的角度看，南宋福建庙学持续发展，广度上
体现为境内五大流域遍及庙学，县级庙学覆盖率达至

１００％，深度上体现为覆盖区域由沿江沿海拓展至内陆
地区；从静态的角度看，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架构

不规则，庙学主要分布于自然流域与河谷地带，而且，区

域梯度差异显著。

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分布受到一定机制制约。一言

以蔽之，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人口数量、地域开发是这个

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南宋福

建庙学出现上述地域扩展态势、分布格局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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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德怀特·希尔德·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１３６８—
１９６８年）［Ｍ］．宋海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４：４５１－４６９．

［２２］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七荒政
［Ｚ］．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３２４３．

［２３］　吴松弟．宋代福建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及其与地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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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关系［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３）：８２－
８７．

［２４］　彭友良．宋代福建商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农业中商品
经济的发展［Ｊ］．福建论坛，１９８８（１）：６１－６５．

［２５］　谢肇膌．五杂组：卷三地部［Ｚ］．校订本．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９：８９．

［２６］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９：５２９－５３４．

［２７］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十四至十五地理［Ｚ］．修订本．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８］　唐文基．福建古代经济史［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５：３２６．

［２９］　刘籧．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Ｍ］．标点本．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９８９－９９１．

［３０］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Ｍ］．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４２．

［３１］　蔡襄．端明集：卷二十八福州修庙学记［Ｏ］．四库全书
本．

［３２］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Ｍ］．扬
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１：９８１．

［３３］　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二福建路泉州［Ｍ］．点校本．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２１４．

［３４］　贾志扬．宋代科举［Ｍ］．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
司，１９９５：２２０．

［３５］　马润朝．宋代的商业与城市［Ｍ］．马德程，译．台北：中
国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３．

［３６］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农文［Ｍ］．点校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６２６．

［３７］　叶适．叶适集：卷十漳浦县圣祖殿记［Ｍ］．点校本．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１７９．

［３８］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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